中篇纪实文学
《德格萨迦殊胜缘》

内容提要：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是2000年10月作者在藏地的一段经历。

    德格，乃四川省甘孜州靠近西藏的一个高原小县城，号称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就座落在这儿。藏传佛教中自明清以来日渐衰微的萨迦派，数百年来在这儿保存了一支相当可观的生力军，几乎堪称是今日萨迦派的大本营了。

    天降水晶舍利……以经咒令死者头顶脱发的格拉上师……一百二十五岁时不知所终的大成就者……梦中得密法传承的比丘尼……岩洞中闭关二十多年的瑜珈修行者……种种不可思议事，作者以平常心平平常常道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能看到也好，看不到也好，以平常心告诉你的是一个既如梦如幻又真实不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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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录：
缘起

    德格，四川西北部一个人口六万的高原小县，在外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这跟它处在川藏公路（今称为317国道）上毗邻西藏的地理位置自然不无关系，但更大的因素，还在于它拥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印经院，这就是被称为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很多没到过德格的人，是因着这座著名的印经院而知道有德格这么一个地方，有些国内外游客甚至是专为参观德格印经院才千里万里奔德格而来。

    九八年，我曾到过德格。那次进藏，从成都起沿川藏公路西行，正逢雨季，路不大好走，或乘长途汽车，或搭卡车、吉普车、拖拉机，有时还靠步行，一路上化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到达西藏首府拉萨。途径德格时，我停留两天，参观了心仪已久的德格印经院，印经院内那浩如烟海的经版典籍和印经院外冒雨绕行的众多藏民，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家里墙上至今还挂着德格印经院手工印制的佛像。

    二０００年十月，我再次进藏。这次进藏的初衷，是想去白玉的一个地方，听说那里有位活佛的修证相当高，不少藏汉弟子在他跟前修行，若机缘具足，我想去那里闭关修一段时候。由成都到了甘孜，在车站打听去白玉的车次，才知公路多处塌方，直达白玉的班车早已不通，于是决定改道德格，打算到德格以后，再看看能不能从另一条路去白玉。这样，遂有了我的第二次德格之行。

    原以为，第二次去德格，只是在那里停留一两天，转个车而已，没想到，这趟德格之行，才让我跟德格真正结下殊胜的因缘，其逢遇之奇，胜境之妙，收获之丰，真是难以言表……

看望百岁高僧济尘法师

    在成都，我和无念师、闻喜师及济古一起乘长途汽车去彭县关口九龙镇看望了我的皈依师----百岁高僧济尘法师。

    我头一次拜见济尘法师，是在九二年五月。那回，我来成都参加某联谊会举办的一个活动，一天上午，在成都新辟的旅游点----彭县银厂沟，我信步登上峙立在一座小山坡上的接引寺，邂遇了前一天刚刚到那里小驻的济尘法师。那时老人家已有九十高龄，但身轻体健，精神矍铄，不显丝毫老态。我与老人家相谈甚契。济尘法师不但向我开示了佛法的道理，还教了我如何打坐修行的方法。当他抓过一把钢折椅，轻轻跃上，向我示范如何双盘时，呀，他那象年轻人一般柔韧的身姿与坐势，令我看呆了！如和煦的春风雨露浸润我的心田，我当下请求济尘法师允许我正式拜他为师，皈依三宝。老人家含笑答应了，他说我跟他有这个缘份。他为我摩顶授戒，赐法名，念了好长时间经文与咒语……

    济尘法师为四川遂宁人，俗姓奉，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曾跟一道士习拳三年，精通击技，驰名乡里，十七岁在成都昭觉寺从慈清方丈出家。当我说起，昭觉寺方丈清定上师前两年曾来过上海，我却错过了去龙华寺拜见的机会，他说，各人因缘不同，有些事不可强求，清定上师是他的师兄弟，我和他能在这儿相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民国十六年（1927），水灾为患，瘟疫流行，庶民缺医少药，济尘法师发慈悲之心，以高妙医术济世救民，愈民不可胜数。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近代大德能海上师来四川彭县龙兴寺说法，发愿重建龙兴寺舍利塔，济尘法师积极参与其中。民国三十七年（1948），他在荣经宝积寺研习《华严经》八十一卷，写下了《华严经四法界说》。五、六十年代，济尘法师一面参加政府规定的种地、城建等劳动，一面仍孜孜不倦研习宗喀巴大师的《津海心要》和因明、俱舍、中观、瑜伽等佛学理论。在更为艰难的七十年代前期，他干脆躲进九峰山，搭茅蓬闭关修行。“文革”以后，环境有所松动，八十年代中期，他招引八方信众捐资，亲自率众填土劈石，将他在九峰山象背搭建的茅蓬改建成“接引寺”，香火重燃，打开了接引现代众生的大门。八十年代后期，他又发愿修复被毁的彭县丹景山金华寺，披荆斩棘，饱尝艰辛，终于让这座建于唐代曾有懿宗（833-873）国师悟达在此驻锡的的古刹重放光芒。

    九八年路过成都时，我还去彭县看望过济尘法师，那时他已年近白岁，但精神尚好，每天要化不少时间为排着长队前来拜见他的信众一一摩顶加持。他嘱我这几年里好好修行，过几年天下大势会有变化。九九年我又经过成都，听说四川的弟子们不久前为他举办了庆祝百岁寿辰活动，他略感劳累，正在闭关静养。这次再见到济尘法师，只见他身披黄缎法袍，端坐在法座上，身板依然挺得笔直，神色依然那样慈祥平和，但说话声音很轻，精力确乎是不如以前了。听说，今年四月，他对身边的弟子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已做不了什么事，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沐浴更衣，交待完后事后，他就入静室，准备圆寂。消息传出，许许多多信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跪在他的静室外，恳求老人家为了众生的利益，再多驻世几年。到后来四面八方来的人越来越多，跪都跪不下了，日日夜夜一片嘘吁悲泣之声。三天之后，济尘法师走出了静室，他被众人的一片挚情感动，不忍就此离世，答应满大家的愿，再活上一段时候。

    我们都不敢过于打扰百岁老人，见上一面，递上一点供养，拍上一张照片，就赶紧退了出来。应我们一行四人的请求，由他的近伺弟子广武师兄，代济尘法师为大家传授了老人家最擅长的密法之一----“秽迹金刚”。此密法若修成，金刚杵会悬浮于空中不坠下，届时神鬼都会听你驱使，威力无比。当然，要修到这种份上，绝非易事。

拜见格拉·昂旺丹真金刚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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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斯朗青披来德格招待所找到我们。他说，他舅舅一早出门到附近一个村庄为死者念经超度去了，那是几天前就已约好了的，要到下午回来，等他一回来，就带我们去拜访。上午，就陪我们去参观德格最出名的印经院吧。

    德格印经院全名“扎西果芒大法庭印经院”，又称“德格吉祥聚慧经院”，始建于1729年（清雍正七年），由德格第十二代吐司丹巴泽仁（1687-1738）创建，座落在欧曲山沟口，距现今的德格县中心不远，占地面积三千平方米。听说，印经院刻有三百多部《甘珠尔》和《丹珠尔》，是佛教经典《大藏经》在藏区最完整的藏文刻版。在藏区三大印经院（另两所是布达拉宫印经院和纳塘印经院）中，德格印经院不仅在规模和经版数量上首屈一指，而且较之另两所印经院只注重收藏格鲁派的文献典籍不同，因德格吐司长期奉行五大教派并举的原则，故该印经院里刻有大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著名经典，不少已成珍本、孤本。清光绪年间，印经院里保存的各种经版有三十万块之多。“文革”以后重新清点，还有三分之二。

    依然像两年多以前看到的那样，德格印经院外，从早到晚，有许多藏民沿着印经院的红色围墙，口诵经咒，按顺时针方向一圈又一圈绕行，也有磕大头的，极认真地一步一磕，额头沾满泥土，脸上布满虔诚。

    进印经院的门券，已从两年前的一元人民币调至二十五元，参照今日内地风景旅游点的收费标准，化几十元参观这么一座举世闻名的印经院，应该说是物有所值的。但对汉地来的出家人，也按此标准收费，否则就不让进，不免让人觉得不近情理。把门的解释说，过去印经院是属于更庆寺的，有出家人要进来，当然不收一分钱；近来有关部门将印经院从寺院划出来实行单独管理，它的性质变了，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出家人，凡来参观，都要买票。听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了。

    下午，斯朗青披和他的表兄土登格勒一起来接我们。格拉·昂旺丹真上师住的不远，那是更庆寺近旁一幢很普通而富于藏区特色的木结构二层楼房，就像当地其它藏舍一样，木头外墙涂成暗红色，窗樘仍保持原木本色，窗棂上绘有一些彩色图案。楼房的底下一层，依藏区习惯，堆堆柴火工具等杂物，不住人，人都住楼上。

    格拉上师居住的房间，也就是他平时打坐、念经、睡觉与接待来访者的地方，十来个平方米，靠窗的位置搭一张半尺高的床铺，铺前放一张长条小木桌，桌上放着他常用的铃、杵、盏等法器、法物。四周墙壁绘满各种色彩浓郁的佛教图案，还挂着一些很精致的手绘唐卡，面窗的大佛龛里，供着数十个半尺左右高的铜佛像。

    上师身材魁梧伟岸，骨骼粗大有力，身穿红藏袍外披黄僧衣，魏魏然背窗而坐，你一进他的屋子，就会感觉到他的身上热力迸射，是个修行有道之人。他已年过八旬，额上皱纹深深，记录下沧桑岁月的流痕，但他那方正饱满的脸庞，敦实厚朴的大耳、隆鼻、阔嘴，以及古铜色的面容，无一不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

    我们向格拉上师一一献上带去的哈达和一点供养，他为我们每人都摩了顶，诵了吉祥咒。他的嗓音雄浑、苍劲而低沉有力，令人想起藏区大法会上那七尺长号吹出的震撼山谷的声音。

    格拉·昂旺丹真上师说，德格历来是苯波、宁玛、噶举、萨迦、格鲁等诸教派并存的地区，萨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派。萨迦五祖八思巴，曾当过元朝皇帝的国师，对藏汉统一也起了很大作用。自明清以来，萨迦派跟汉地的联系似乎中断了，但在藏地，萨迦派的传承从未中断，在德格，数百年来还保留了一支十分重要的萨迦派队伍，相对来说，萨迦派在西藏的发源地反而大不如前了。长期以来，外界对此知之不多，平时也很少有汉人来德格参观萨迦派的庙子，你们这四位，来自全国各地，跟我们萨迦派都有一定的因缘，欢迎你们在这儿多呆上几天。

    斯朗青披充当了他舅舅的藏汉语翻译，一般的谈话内容，他能表达出来，但当格拉上师讲到藏传佛教方面的一些专业词汇时，他的翻译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济古问，格拉上师的伺者更嘎去哪了，前年机场一遇，他觉得更嘎的汉语讲得挺不错麽。土登格勒说，更嘎去一座寺院办事还没回来。

    格拉·昂旺丹真上师邀请我们明天去柯洛洞扎玛山上的闭关房看看，那里，有二十几个喇嘛在闭关。据传，柯洛洞在历史上不是一个等闲之地，唐会昌二年（842），藏王朗达玛毁坏佛法，在叶尔巴拉日宁波神山修行的拉隆·贝吉多吉喇嘛听到灭法的消息，决心替天行道，乃反穿羊皮大衣，以黑炭将白马涂黑，潜往拉萨伺机射杀了朗达玛，逃离西藏后即来德格柯洛洞一带避难。

    上师要土登格勒预先把马匹准备好，明天让我们骑马上山。我知道，藏地各教派都很注重闭关修行，他们闭关的地方，不管是集体共修的场所，还是个人独居的山洞、小屋，一般都不让别人进去参观，更别说是汉地来的人了。能允许我们去柯洛洞参观萨迦派的闭关房，那真是格拉上师对我们特别的开恩。

    我们想请格拉·昂旺丹真上师为我们灌个顶。见上师之前，我们就议论过，能拜见一位萨迦派的高僧，机会难得，一定要求个萨迦派的灌顶和传承。还没等我们开口呢，格拉上师就说了，明天，安排你们参观柯洛洞闭关房，后天，你们还是到这儿来，我给你们灌个顶并传个简单的修法。

    土登格勒不断地忙进忙出，为我们端来茶水、糖果和自制的油炸面点。他年近四十，独身，个儿长得也挺魁梧，跟格拉舅舅住在一起，除了照顾老人的生活及活动，还兼任上师佛教事业上的管家、会计与司机，他也稍稍能讲几句简单的汉语。跟格拉上师住一起的，还有他的姐姐次旺卓玛----一位八十几岁的极慈祥的老太太，以及他的外甥女----也就是土登格勒的妹妹，三十多岁，一句汉话也不懂，很能干，把家里饮食起居的活儿都包下来了，屋子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大铁炉和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铝锅、水壶被擦得锃亮锃亮。

    虽然初次踏进格拉上师的家门，我们都看得出来，格拉·昂旺丹真尽管当了一辈子单身汉，但到了他的晚年，他有一个很温馨的四口之家。

柯洛洞闭关房

    柯洛洞乡离开德格县城约二十公里。土登格勒开一辆北京吉普，把我们送往柯洛洞那里，沿公路开了半个多小时后，拐下公路，在一片布满乱石的坡地上又开了一段，直到快接近扎玛山山脚，实在没法开了，这才停下。看来他昨天已来过乡里作了安排，我们稍等了一会儿，就有四个藏民骑马疾奔而来，有两名骑手还各自牵一匹马。下马后，两匹马儿交给了土登格勒和斯朗青披，让他俩自己骑，四匹马让四个汉地来客分别骑上，缰绳仍由原来的骑手牵着，他[image: image2.jpg]


们说上扎玛山的路有点陡，为了保证客人的安全，要把我们护送上山。

    山路确实有点陡，而且路面七高八低，不好走。我是头一次骑马上山，前面有人为你拉着缰绳，你只管稳稳地坐在马鞍上，不用走一步路，省力当然省力。不过，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马儿走山路，背上还驮着个人，它也累，走没多久也会气喘吁吁，听见马儿喘气，我心里就不好受，恨不得还是自己下来走，我真不敢相信，人们所说的千里马，果真一天能跑千里？背上驮个人，一天跑上个一二百里，就够受的了吧。牵马的小伙子，有时也停下来让马稍许休息一下，于是马儿就赶紧寻路边的草吃，籍以补充体力。

    骑马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登上了扎玛山顶。山顶上有一大片平坡，百米见方，正值深秋季节，坡地上的草早已萎谢枯黄。在平坡尽头背倚山峰处，有一个小小建筑群，外面是带有红白蓝三色条纹标志的围墙，中间耸起一座方型带尖顶的大经堂----这就是德格萨迦派今日集体闭关的场所扎玛寺。偌大的山顶坡地上不见一棵树，而在寺院后面，却有一小片绿绿的松树林，为扎玛寺平添了几分生气。站在扎玛山顶眺望四周，目力所及，远近皆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山峦有黄有绿，总的来说黄多绿少，黄的是草，山上不长树，或者树早已被砍光了；绿的是高山松树，少数是大跃进大砍伐后的幸存者，大多是树龄才二三十年的新生代。远处有一簇白雪皑皑的山峰，那便是德格境内最著名的雀儿山，我们从甘孜乘长途车来德格时，就打它身上翻过来，汽车开至公路最高处时，热心的司机曾停车片刻，让乘客下来走几步望几眼。有块很大的石碑竖在那里，上面写着：雀儿山  川藏第一险，川藏第一高  海拔6168米，此处4916米。我不知扎玛山的海拔有多少，可能从来没人用仪器测量过，站在扎玛山顶望雀儿山，无需仰视，好象并不高，那么，扎玛山少说也有四五千米了吧。

    快登上扎玛山顶时，土登格勒策马先行，赶在我们前面进扎玛寺打招呼去了。等我们走到扎玛寺入口处，土登格勒已在一位僧人陪同下走出，接引我们。平时，极少有人来这里访问，附近老百姓都知道这山上是僧人闭关之地，没人敢去打扰，即使有人偶尔经过那里，寺院从早到晚大门紧闭，也进不去。

    进了大门，只见大院里面呈四方形，最显眼的，是正前方的一座大经堂，土墙，木板屋顶，总共约三层楼高，是这里最高的建筑。整个寺院由四条长廊组成，每条长廊建有一间间小木屋，都涂成暗红色，一间连一间，一条大约十来间，窗都紧紧关着，显然就是僧人的闭关房了，长廊外面，或者说小木屋的后面，那就是我们先前已看到的寺院外墙。大院里的四方场地，空空荡荡。我留意到有几间小木屋前面的空地上，栽着一些花，绿叶黄花，别有情趣。

    中午，正是午休时间，闭关的僧人大都在自己屋里休息，有几个听到动静，出来看看，见有外人来参观，都显露出很惊讶的神情。陪土登格勒来接我们的，是这儿的班长，他向我们介绍说，从九七年藏历九月开始，有二十八个来自各处的喇嘛在此闭关修行，四年为期，至今已三年，还有一年结束。在这四年时间里，不放一天假，不准提前毕业，不准任何人下山一步。我问，闭关期间是不是不准走出这个院子？班长说，休息时可以走出扎玛寺，在山顶平坡上散散步，但不能离开山顶。扎玛寺背倚山峰而建，前面的这个平坡，面积大约一二公顷，两旁皆是悬崖，只有一个通道，那就是我们上山的入口处。不用说，活动范围的界限明确得很。

    班长三十多岁，中等个子，脸黑黑的，两条浓眉与一双大眼也黑黑的，出家有十几年了，满脸淳厚相。他说藏语，翻译，还是请斯朗青披代劳。[image: image3.jpg]



    我问班长，能将这儿每天的活动安排，从早到晚，干点什么，介绍一下麽？

    闭关，还是以自己静修为主。班长说。这儿每人都有一间单独的闭关房。当然，扎玛寺作为一个集体，也有一定的集体生活守则，从时间和内容上说，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早上5点起床，个人自学，多以学经念经为主；8点至8点半休息；上午集体诵经；中午12点至14点午餐、休息；下午14点至17点个人闭关静修；17点至17点半为体育健身时间，让大家跑跑跳跳；晚上继续念经与修行；半夜24点睡觉。

    不吃早餐麽？我问。

    每日一餐，就是中午吃一顿。班长说。

    汉地有些寺院，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供应早、午两餐。没想到在这所高原的寺院里，一天只吃一餐。

    中午一餐，吃些什么呢？我又问。

    这儿有个小厨房，有个厨师，为大家作什么，大家就吃什么。班长答。

    能不能说得具体些？吃什么饭？吃什么菜？吃不吃荤？

    不吃荤。你说的饭麽，基本上就是吃糌粑，偶尔吃点米饭，菜么，有时吃点土豆、白菜，有时，尤其到了冬天，基本上就很少吃菜了。

    闭关者的经济来源怎么解决呀？我又问。据我所知，藏地一般的出家人，主要还是靠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在家的亲属，维持他们的生活来源。

    为了让这儿的闭关者能集中心思学习与修行，不为经济来源操心，格拉上师负担了扎玛寺全体闭关者的全部生活费用，吃的、穿的、睡觉盖的，都由格拉上师供给。班长说到格拉上师，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格拉·昂旺丹真上师的崇敬与感激之情。

    能不能将闭关者的情况介绍一下呀？我又问。他们有多大年纪？从哪里来？怎会到这儿来闭关的？

    他们的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岁，平均以二三十岁的为多。班长说。他们主要来自德格萨迦派的二十几所寺院，报名之后，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最后经法王面试批准，才算正式通过。想来这儿闭关的人很多，最少有一百多人，因场地以及经费的限制，这一批只招收了二十八名。

    我又问班长，听说藏传佛教各教派都很注重闭关修行，他们闭关一次的时间一般为三年，为什么你们闭关一次要四年？

    闭关一次四年，这是萨迦派的规矩。班长说。格鲁派、宁玛派等教派，闭关一次多为三年零三个月。萨迦派闭关时间要长一点，这是由萨迦派理论学习上的任务比较重而决定的。能来此闭关者，刚才说了，要经考试合格，来之前就已具备一定的资质要求，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再经过四年严格的闭关学习与修行，回去后大都能在寺院里担负起堪布、格西的责任来，也有人来之前就在寺院里当堪布或格西的，通过闭关可进一步提高修证的层次，在这批二十八个闭关者里，有几个人以前已经闭关过四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能跟闭关者见见面麽？我向班长提出了请求。

    好吧。班长说。你们来得巧，现在正是午后休息时间，把他们请出来问题不大，如果遇上正在念经或静修，就不好随便打扰了。

    班长对身边一个喇嘛吩咐了一声，那喇嘛走开找人去了，不一会儿，人们陆陆续续从自己的小屋里走了出来。天气晴朗，中午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班长把喇嘛们引到院子中间的草地上坐下来，草也早就枯黄了，但长得挺稠密----这里平时没外人进来，牛羊也被拦在门外。

    如班长所说，这批闭关者，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已经与世隔绝了三年，一天只吃一餐，也未必谈得上什么营养不营养，看上去他们的身体状况都不错，脸色大多红扑扑的，洋溢着健康活力的色彩。我请他们随便谈谈自己来这里闭关修行的体会，可他们只是盯着你看，没一个人答话。

    班长说，他们很少跟外人接触，不习惯跟别人讲话，汉人到这儿来，更是破天荒头一遭，不免有点拘谨。

    我想了想说，这里年纪最大的是哪一位？请他谈谈吧。

    班长指着一位戴眼镜的喇嘛说：“额旺金巴，那就请你说说吧。”

    戴眼镜的喇嘛挪了挪身子，对班长说：“我没什么好说的呀。”

    我问他：“您多大年纪了？”

    “四十岁。”他回答。

    “出家多少年了？”

    “二十五年。”

    我又问他，以前是不是闭过关？

    他回答说，以前闭过关，在自己老家的房间里闭过三年关，在金沙江对面的山洞里修过三年，在新龙对过的土屋里也修过三年，一共闭关修行过九年。

    我问，在这儿闭关，跟以前有什么不同麽？

    他说，觉得这儿的场所最好，生活上不用愁，心里无忧虑，修行中开窍快，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我接过他的话头，请他说说修行中达到的境界。他避开了这个话题，显然，他不愿意把藏密中的密中之秘随便显露出来。

    我问他，那你修过扎龙吧？

    修过。他回答。

    修了多长时间？修得怎样？

    修过一年，还可以吧，冬天练扎龙，坐在冰上，赤身烘干湿布，不觉得冷，也没伤风感冒……

    我对班长说，年纪最大的谈过了，下面，能不能请年纪最小的谈谈？年纪最小的是哪一位呀？

    “登真赤巴，请你说说吧。”班长指着一位年轻喇嘛说，他头发很长，没准两三年没理发了吧。

    年轻喇嘛长得挺秀气，带着点腼腆回答了我的提问。他今年刚好二十岁，出家已有十多年了。他说，作为一个出家人，活着时，就应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应尽力帮助死者的亡灵超度出去，这样，自己死了以后才能升入天界。来扎玛寺闭关已有三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场所，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来这儿闭关。关于闭关修行中出现的不少境界，目前不宜多说，以后，到一定的时候也许可以说。至于本尊的显现，对修行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只要你想见，本尊也好，每个菩萨也好，每天、每时、每分钟，随时随地都可见到……

    我说，你头发这么长，闭关期间能理发麽？

    他抿嘴一笑说，一年可理一次发，你也可以不理，有的人从来不理发，让它长去。

    我请大伙再随便聊聊。这时气氛较开始松弛多了。当说起格拉上师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对老人家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几个喇嘛都说，本来应该是我们作弟子的供养上师，而现在却是上师供我们吃穿住。有个喇嘛说，格拉·昂旺丹真上师年纪不算小了，可每年都要上扎玛山来一次，住上一二个礼拜，给大家讲经，还逐个逐个房间辅导每个人的修行，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有个喇嘛说，大家都记得吧，三年前格拉·昂旺丹真上师头一次来这里时，有只很大的神鸟，到山下去迎接，等上师进了屋子后，那只神鸟也飞进屋，就坐在上师的边上，太奇妙了！一个喇嘛说，这还用说，扎玛山本来就是神山麽，老乡都不敢上这儿来挖药、砍树，谁若冒犯了山神，肯定会倒霉。又一个喇嘛说，离这儿不远，有个山洞，有时甘露丸会象下雨一样落下来，山洞里满地都是……

    临走前，为大家拍照留影。我点了下人数，发现二十八人没到齐。我要斯朗青披找人问一下，为什么还缺几个人？走下山时，斯朗青披告诉我，他了解过了，有几个人，是呆在闭关房里不想出来，有个喇嘛，才三十多岁，是去年去世了，去世那天，上午他看见白度母在空中现形，下午，他跳起金刚舞，然后对旁人说，他要走了，七日之内不要进他的屋子，说完进了闭关房，再也没出来。七天后旁人打开他的房门，只见他呈吉祥卧式已经圆寂。

兴衰更庆看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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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庆寺的大经堂高大雄伟，内有顶梁立柱188根，是全藏区萨迦派寺院中最大的一个经堂。更庆寺内现有僧侣五百多人，人数也不算少。可惜的是，现在看到的更庆寺是“文革”以后重建的，古老的建筑已毁于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里，老更庆寺遗址的一部分前两年仍被党校？？占据着没有归还，今日犹可看见废墟一片。参观了柯洛洞闭关房后的第二天，我们参观了这所寺院。大经堂四面墙壁上，绘着许多色彩浓烈的佛教壁画，其中尤以数幅蓝色大威德的画像最有特色，一个个威猛无比，令人一见而生怖畏之心。

    据记载，更庆寺始建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由德格家族第三十六世博塔·扎西生根和来自西藏的名僧唐东杰布在今更庆镇西端建了一座经堂，以唐东杰布的名字取名为“唐加经堂”，并将此作为德格家族的本家寺庙，此即为今更庆寺的前身。明末清初，第六代德格吐司噶玛松在更庆镇东端开始兴建规模更大的更庆寺，历经第七代吐司香巴彭措和第八代吐司根噶彭措始得完成，唐加经堂自此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庆寺建成后，历由土司兄长或土司本人任寺院主持，如此权威之下，先后建成或归属更庆寺的子寺多达数十个。清雍正年间，德格第十二代吐司丹巴泽仁（1687-1738）又建起气势恢宏的德格印经院并将其交给更庆寺经营管理，至此，形成了更庆寺沿欧曲逶迤而下，东有主寺与大批僧房，西有印经院和唐加经堂，占地数百亩的大型建筑群。毫无疑问，那是更庆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风风雨雨，兴衰枯荣，更庆寺的兴盛、衰落与某种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德格地区藏传佛教命运的波澜起伏。

    苯波    在德格地区，资格最老的教派，当推被称为黑教的苯波派，据《德格世德颂》载，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德格境内的绒戈寺、登青寺、仲萨寺等皆为苯波派寺院，于八世纪初逃难至康北地区的德格家族，前九代均为苯波信徒，且世代在邓柯、德格一带传演黑教。公元十一世纪以后，宁玛、噶当、噶举、萨迦派等相继传入德格并迅速扩大势力，苯波派的实力日趋削弱。明末清初，因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与德格土司连手打败了独尊苯波派的甘孜白利土司，德格地区的苯波势力亦遭受毁灭性打击，残存的黑教寺庙，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归顺德格土司，大都融入到宁玛、噶举、萨迦等教派的行列中去了。

    宁玛   八世纪末叶，莲花生大师由前藏东至康区“俄洛”传法途中，曾在金沙江东岸收过徒，由此宁玛派开始跟德格地区结下了缘，唐贞元十一年（795），宁玛名僧白玛绒多扎来德格，将绒戈寺转成了宁玛派的寺院，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宁玛高僧噶当巴德西在原土司南部辖区（含今白玉县）建起了宁玛派噶脱寺，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宁玛名僧西绕绛措在德格龚垭建立了宁玛派厄乌寺。元代，宁玛派的发展一度迟滞。明末崇祯三年（1630），有宁玛僧人乌降措在德格玛尼干戈建立了腰日寺。清朝前期，宁玛派又获得较快发展，顺治十五年（1658），宁玛派白玛多德主持修建了多扎寺，康熙二十四年（1685），白玛仁真主持修建了竹庆寺，康熙三十一年（1692），丹巴绛村主持修建了协庆寺，宁玛影响日隆，至清末，德格土司兼法王在辖区里共辖有宁玛寺庙六十余座，僧侣近两万人。据1950年统计，当时全县尚有14座宁玛派寺院，僧侣4126人。十年浩劫中，寺院多被毁，僧人或被迫还俗，或各作鸟兽散。“文革”以后，重建开放的寺院仍有14座，僧侣有1440人。

    噶举   南宋淳熙六年（1179），直贡噶举派高僧仁钦贝在西藏建立起直贡梯寺后，遣其弟子本巴登向秋能巴来德格传播噶举教义并主持修建了八邦寺的前身----兄里寺。明代天顺元年（1457），西藏昌教噶玛寺的司徒活佛在德格龚垭建立起噶玛噶举派的班觉寺，成化二十一年（1485），噶举名僧丹巴曲日降措在德格主持兴建了甲曲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西藏竹巴噶举名僧刀登白噶主持兴建了曲欧寺，雍正五年（1727），西藏昌都嘎玛寺第八世司徒·曲吉龚勒在噶举兄里寺原址上建立起较大规模的八邦寺。至清朝末期，在德格地区的噶举派寺庙共有三十多座，僧侣万名。民改前夕，尚有寺庙11座，僧侣2686人。“文革”中的遭遇不用说了。“文革”以后重建开放寺庙11座，有僧侣1463人。

    萨迦   萨迦派于南宋末年传入德格地区，其时，德格家族第二十八世兄鲁多吉曾拜萨迦第四祖萨迦班智达修习萨迦教义。元代，萨迦五祖八思巴去汉地见皇帝当国师，曾两次经过德格。德格家族第三十世索朗仁青被八思巴选为膳食堪布并赐“四德十格之大夫”称号。约在景定元年（1260），索朗仁青在德格萨玛村建立起第一座萨迦寺庙----萨玛寺。摄于八思巴的巨大影响力，当时有仲萨寺、汪堆寺、银南寺、龚垭寺、白垭寺、柯洛寺、更达寺、嘎仑寺等苯波、宁玛、噶举的寺院改宗萨迦派。元末明初，萨迦派统揽藏区大权的局面逐渐改变，但在德格地区，因德格家族信奉萨迦，故萨迦势力在德格不仅得以保存且还继续发展，此后数百年里唐加经堂、更庆寺与印经院的相继诞生，便足以表明萨迦派在德格的实力位置。至清朝末期，德格土司兼法王所辖的萨迦寺庙共有四十来座，僧侣万余人，与宁玛、噶举同为当地藏传佛教三强之一。民改前夕，寺庙尚有19座，僧侣有4062人。“文革”以后，重建并开放寺庙18座，有僧侣1728人。

    格鲁   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弟子曲吉·昂翁彭措来康区传法，次年，昂翁彭措到达德格，在中扎柯鸠村建起更沙寺----这是德格历史上第一座格鲁派的寺庙。康熙年间，又先后建起十来座黄教寺院。由于格鲁派传入时间较晚，当地宁玛、噶举、萨迦派势力强大，因此格鲁派在德格土司辖区一直未获大的发展。民改前夕，共有寺庙4座，僧侣800人。“文革”以后，4座寺庙修建开放，僧尼有274人（其中觉母28人）。

    综观上述各教派的演变，可见德格地区的藏传佛教，尤其是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较之其它地方，有一显著特点，即格鲁派自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在全藏区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德格却始终没夺得头牌位置，甚至连坐二三把交椅都轮不上；而元代以后风光不再的萨迦派，在德格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继续有着长足的发展。

细听堪布道萨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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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庆寺里走马观花般地转了一圈后，土登格勒带我们去拜访了更庆寺的一位堪布。一般而言，堪布跟活佛不同，他不是天生的，他必须学习掌握相当全面的佛教知识，并通过一系列难度很高的考试，才有可能得到堪布的称号，若要打个比方的话，他在出家人中所居的结构层次，至少相当于世俗间的大学教授吧。在今日藏地，不少堪布往往享有比活佛更高的威望。推门而入，当我看到坐在里面正在看书的这位堪布如此年轻时，敬佩之心，油然而起。

    这位堪布名叫嘎登泽仁，稍显瘦弱，戴副眼睛，三十岁，出家近二十年。寒暄了几句后，我想向堪布请教几个有关德格萨迦派的问题，这就最好能找个好翻译。土登格勒与堪布商议一番后，走了出去。没过太久，请来一位藏族姑娘，一进门就对我们甜甜一笑，汉语说得很好，声音也是甜甜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她甜甜一笑说，她叫白玛拉姆（就是前面提到的《具德上师昂旺丹真传》的汉语翻译者），在县法院工作，上午正好有空，被土登格勒拖来了。我很难把一位美丽端庄的少女跟当今严峻阴森的法院联系在一起，法院，嗨……

    我对嘎登泽仁堪布说，能不能先把萨迦派的历史，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堪布点点头说。我就跟你们从头说起吧。

    萨迦派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天宗的传承。

    在阿里山寰一座名叫谢察加木山的雪山下面，住着三个山神，他们是弟兄三个，老大叫谢仁，老二叫玉仁，老三叫玉色。这就是天宗的开始。因着人间的请求，老三玉色下到地上，当了人间的一个王，生下赛奇拉等四个儿子。这位人间王跟冬氏十八部落发生了战争，玉仁山神前来助战，帮他战胜了冬氏，使其奴服。

    玉仁娶了木氏的牟萨登为妻，生下玛桑等七个儿子。前六子都随父上了天界，唯最小的儿子玛桑吉杰留在了人间。玛桑吉杰娶托加乌嫫为妻，生子托察巴沃达。托察巴沃达娶龙女鲁佳札玛，生子鲁察达波沃坚。鲁察达波沃坚娶门萨·措摩杰为妻，在岩石和草地之间生下一子，取名雅邦杰，意思就是生在岩石和草地之间。雅邦杰消灭了一个妖族，将罗刹迦仁查麦的一个妃子雅仲斯玛占为己有，并生下一子。因为这是与寇仇结合所生的，所以取名为昆巴杰，意思就是仇怨中出生。昆氏家族，即由此开始。

    昆巴杰娶觉摩尊摩萨和木萨吉门二女为妻，生有一子，名白布奇。白布奇成年后，见拉堆的宁斯塔及雅仓地方具八瑞相，就迁而居之。在藏王赤松德赞时期，白布奇当过内臣，财物十分富足，被人称为昆·贝波且，昆氏家族由此出名。白布齐娶大译师朗康巴之女为妻，生子鲁伊旺波、才增等人。在寂护堪布来藏宏法时期，藏地有七人受了比丘戒，从此有了正式的出家人，这七人这就是藏族历史上所称的“七觉士”，鲁伊旺波即为这七人之一，因为他学识好，还是七人中比较出名的。

    下面，我要具体讲到萨迦派的来历了。在昆氏家族中，有个名叫昆·贡却嘉布的人，弟兄俩人，他是弟弟，他们的父亲叫释迦罗哲，也是一个密乘修行者。贡却嘉布从小跟父亲和兄长学习密乘，长大后又跟许多大德上师学习佛法，他发现在日喀则温波山一带有块地方，土为白色，形状很象大象卧姿，十分吉祥，就买下这块地方，建起了一座寺院，并按地方的特色，称为萨迦寺，萨迦，意思就是白色的土。可以说，这就是具有天宗、昆氏、萨迦三个贤名的教派的来历。

    贡却嘉布近六十岁时生了个儿子，名叫萨钦·更噶宁波。更噶宁波从小跟父亲学习藏文和佛法，到二十岁时，担任萨迦寺寺主，一直到他六十几岁去世。在他主持下的萨迦寺很有影响，他被称为萨钦·更噶宁波，萨钦，意思是教主。后来他被称为萨迦五祖中的始祖，现在我们所说的萨迦派中的主要人物，传承就来自更噶宁波。

    更噶宁波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更噶坝去印度求学，回国途中因患热病而丧生。二儿子索朗孜摩，三儿子扎巴绛村，四儿子伯钦维波。老二索朗孜摩把寺院交给三弟主持，自己刻苦学法，是个精通佛学的大学者，四十多岁去世，后来被尊为萨迦二祖。老三扎巴绛村，是萨迦三祖。老四伯钦维波，有二子，长子贡噶坚赞，幼子索朗绛村。贡噶坚赞是一位精通五明长于辩论的大学者，被称为“班智达”，著作很多，活了七十岁，后来被尊为萨迦四祖。索朗绛村有子女八人，长子即著名的八思巴，尊为萨迦五祖。

    以上更噶宁波、索朗孜摩、扎巴绛村、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被称为萨迦五祖。这是萨迦派最主要的五个上师。萨迦派法的传承，主要就来自这五个上师。现在萨迦派的教主，也由此一直不断地传承下来。

    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到汉地传过教。在蒙古，也就是元朝的时代，蒙古派了皇子阔瑞，来藏地邀请萨迦班智达的叔叔扎巴绛村去传教，扎巴绛村说，可以让我的侄儿萨迦班智达去。于是萨迦班智达去了汉地，把他的两个侄儿，即八思巴和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也带去了。萨迦班智达后来在汉地去世，那里现还有他的灵塔（在今兰州市黄河北岸白塔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后来当了元朝皇帝的国师。汉地皇帝曾接受过八思巴三次灌顶。头一次灌顶的贡礼，是把卫藏地区给了八思巴；第二次灌顶的贡礼，给了整个藏区；第三次灌顶的贡礼，已没什么藏区的地方可给了，皇帝问八思巴想要什么，八思巴要了一个蒙古的海子，据说当时人口过多，将很多人扔进这个海子淹死了。自公元1253年起，八思巴成为整个藏地的统治者。

    更噶宁波曾向印度大成就者额尔巴的学法，额尔巴所在的贡布拉巴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汉地译为那烂陀寺，额尔巴是那里的一个大堪布。更噶宁波观修“朵梅玛”（喜金刚里的一个明妃），见到了明妃，六天之中登上六地菩萨的果位，得到以道果为主的续部七十二个法的传承。法的传承，主要就是这些。

    在整个藏地的四大教派中，格鲁派的洛荣扎巴（即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克主杰，都是萨迦派的学生；噶举派的括木佐巴、噶玛巴波克，也是萨迦派的学生；宁玛派的仁宁上师，也是萨迦派的学生。

    …………

    嘎登泽仁堪布的介绍，如数家珍一般，从天上到人间，从建在灰白土上的萨迦寺到大名鼎鼎的八思巴，为我们构勒出一幅脉络清晰而又简明扼要的萨迦世系图。

    我问堪布，根据你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是，萨迦派似乎十分重视父子间的传承，萨迦派的法是不是通过家族血缘关系传下来的？

    堪布说，外界也有人持这种看法，这是一种误解。萨迦派不禁娶妻，萨迦派的父子传承，也确实一直持续到今日。但是，萨迦派最主要的传承，不是靠父传子维系的，萨迦的大师若有子嗣，可以将法传给儿子，但同时也传给更多的其他人。法脉的传承，不以是不是父子关系而转移，这才保证了法脉的连续性，从天宗到现在，这种传承没有中断过。

    我问，在萨迦派中，出家的多还是在家的多？

    堪布说，萨迦派可以娶妻，但绝不是提倡娶妻，在法的传人中，娶妻者属于少数，大量的以出家为主。至于修萨迦的法，出家在家都可以修。

    出家修与在家修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讲讲在家的居士怎么学修萨迦派的法？

    主要的区别，在戒律上有出家戒与居士戒的不同。在家居士，主要接受居士戒，俗称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说谎、不酗酒。然后，你也可以接受菩萨戒和密乘戒。修法的内容，主要修道果，这是共同的，具体也有一点共法与不共法的区别。在家的居士，若根基好、因缘好，也可接受一点不共的法缘。但总的来说，在真正学法修法方面，并无大的不同。

    能把什么是萨迦派的道果简单介绍一下麽？

    道果，是萨迦派最主要的修持法门，源自印度，其法是教你依照什么道来修持，最终达到、得到怎样的果实、果位。首先阐明基本教义，也讲法的道德、原则、基础，法的派别、宗旨等等。具体修法，依不同根基，有不同的方法。大体来说，你先要接受灌顶和传承，接着观修心性，然后观修本尊，再后观修风脉、拙火定……道果的本尊，主要为大威德、喜金刚、空行母，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有选择地去修……

梦中传授喜金刚

    得长寿佛灌顶传承次日，在县府招待所一早起来，盥洗毕，济古、闻喜与我一同下楼，请无念师一起上街吃早饭。她的房门半掩着，可见她每天早上念三遍金刚经的功课已完成了。我们轻敲几下，她要我们先进去坐坐。

    “昨天夜里，师父来找我了。”无念师说。“他教了我七八个动作，可我只记住了三个。”言语间带了点懊丧。

    哪个师父呀？又是您的那位白胡子老人麽？我问。以前我已听她说起，她有好几个“空中的”师父，层次都极高，常在她梦中或定中显形，给她种种指点，其中犹以一个白胡子老人对她最亲，在她年纪很小时就让她看到许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并教了她许多不平常的本事，后来又数次把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不是白胡子老人，就是白天堪布介绍的那个阿旺穷佩老喇嘛，高个子，瘦瘦的，没留胡子，对我说，我一直在等你，你早就该来了，为什么现在才来？

    你说什么？

    我说过去不知道上那儿找您呀，现在不是来了麽。于是他要我坐下，教我练功的动作。

    他在哪里教你呀？

    在草地上，离雪山近得很。他一共做了七八个动作，太快了，我只记住了前面三个。我想请他再教几遍，他却消失不见了。这时，我也醒过来了……

    是咋样的动作？以前见过没有？

    以前没怎么见过。头一个动作，是脚心对脚心，我觉得挺好玩的……

    既然是师父主动来教你炼功，总要把你教会的，我看，以后还会来教你的吧。

    也许吧。不过，看来这趟来德格还算来对了，在这儿把这个师父找到了……

    下午，格拉上师的伺者更嘎来了，他昨晚刚从乡下寺院回到德格县城。他说，你们不是想去白玉看望一位宁玛派的大喇嘛吗？去白玉的路不好走，长途班车早已不通了，格拉上师想满你们的愿，决定叫土登格勒开他的吉普车送你们去一趟，明早就出发，还叫我陪你们一起去，沿途可当当翻译。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都很高兴。

    更嘎三十岁，出家已二十年，十五岁时进德格萨迦派办的宗萨佛学院学习深造，经六年学修，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佛教的显密经论教理，修持上也下了一定的功夫，闭关数次，曾在30天里诵观音咒一亿遍，二十出头，已在更庆寺的子寺更达寺担任堪布，能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前几年被格拉·昂旺丹真上师调到身边当伺者，随上师去汉地朝拜过普陀山、峨嵋山等佛教圣地。

    无念师把昨夜所得梦境告诉了格拉上师的伺者。更嘎一听，大为激动：“呀，你见到的是格拉·阿旺穷佩大师，他教你的是喜金刚修持法啊！”更嘎告诉我们，喜金刚是萨迦派最重要的本尊之一，在藏地的传承得自印度无人不晓的大成就者毗瓦巴，《道果》中的主要修持法门即依《喜金刚续》等密续而来，它属于不共之法，通常对外不传，但是格拉·阿旺穷佩大师把喜金刚的修持方法传给了汉地来的一位比丘尼，这事很不寻常，他要马上回去向格拉上师汇报。

    傍晚，我把无念师送给我的水晶舍利拿出来欣赏一番。哇，又变了！前天看时，有一颗水晶舍利已变成半透明状，而现在，半透明变成完全不透明的乳白色了！济古的一颗水晶舍利是最早变成乳白色的，对着光线，还可看到有红色光晕在乳白色中波动。闻喜得到的那颗水晶舍利也在变，由无色透明变成了浅黄色透明的。我问无念师，您的水晶舍利可有什么变化？她说，不知道，我可不像你和济古，天天拿出来看了又看。我说，您拿出来瞧瞧麽。她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个小布袋，将水晶舍利拿了出来。“嚯！长大了！”她说着把舍利递给我看。果然，比前些日子看到的大了些，而且，有些透明的也变成半透明或乳白色的了。

岩洞闭关二十几年的苦修者

    一路颠簸，又逢雨雪，吉普车早上开出德格，到达目的地已是黑沉沉的夜晚。将就着过了一夜，天亮才看清，这儿是高原山坳里的一块平滩，一条大河蜿蜒穿过，平滩上搭着许许多多小木屋，不下一二千，分明是喇荣五明佛学院第二了。夜里雪下得不小，漫山皆白，满地皆白，天空也白亮白亮，一片银白世界。远处一群牦牛正在赶路，像一个个黑点在白雪上蠕动。我想无念师说得对，要闭关，还是找个人少些的地方好。拜见了白玉宁玛派的那位大活佛后，我们驱车往回走。土登格勒说，昨天开的那条路太差劲了，改道走吧，虽然远一点，路况大概会好一点。更嘎说，返回德格途中，他可带我们顺路参观几所萨迦派的庙子[image: image6.jpg]


。

    进入德格地域没多久，土登格勒将吉普车拐上一条泥路，一路往里开，几乎看不到什么村庄和人影。最后来到一个三面被山环绕的草场，山顶上有薄雪覆盖，草场中央有一个圆圆的小湖，碧波不起，水澄如镜，在这深秋季节，虽然草木灰黄，寒意袭人，但湛蓝湛蓝的湖水与天上的白云蓝天相映，景色也很美。山脚下有一所寺院，围墙上涂着象征萨迦派源起标志的红白蓝三色条纹，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大片小树林般的经幡林，无数白色、灰色的经幡象树叶儿一样在风中飘动。

    “这是拉加寺。”更嘎带我们拜访了主持寺院的两位活佛：胖胖的土登活佛和瘦瘦的穷杰绛措活佛。这两位活佛的年龄倒是差不多，都在三十几岁。据土登活佛介绍，拉加寺于清朝乾隆年间，由当地一位大活佛罗杰·门吉绛措兴建，是一所挺有特色的寺院，“文革”中被彻底摧毁，只剩下一堵土墙，现在看到的，是“文革”以后重建的。在殿堂中转了一圈，那尊高大威严的旁巴拉穆塑像，还有那挂在里墙上的十几副跳神用的面具，造型都极生动，色彩都极浓烈，只要你望上一眼，就会给你留下抹不掉的印象。

    走出寺院，活佛指着靠近经幡林的一幢小木屋说，有个堪布在这里闭关，至今没出关，已二十年了。

    我问，这堪布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六十多岁，名字叫土登开珠。

    从来不出关麽？

    每年寺院诵经的时候，他才出来一趟。

    我真想见见这位已闭关二十年的修行者，但我也知道，随便闯入关房打扰静修者，那是很不妥当的。我用力把这个想法咽了下去，免得说出来让主人为难。

    离开拉加寺，仍从那条泥路开出来，吉普车又驰上了川藏公路。

    一块很大的标语牌竖在路边，上面写着很醒目的大字：“中国白唇鹿  新路海自然保护区”。土登格勒将吉普车拐了进去。黄草地上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树木，树叶绿绿的，显得很有生气，但树木长得既不高也不大，多半是五六十年代大片森林被砍光后，从树桩下冒出来的新生代吧。有一个湖泊展现在眼前，这定然就是新路海了。比拉加寺那个湖要大一点，面积约有十来平方公里，平卧在群山环抱之中，有几座山上长着常绿的松树，大部分山顶上都覆盖着白雪。湖水很清很清，湖面风平浪静，当阳光透过云层洒向水面时，但见波光粼粼，有点儿灵气往空中冉冉升起。

    四周静静的，除了我们这一伙参观者，别无他人。

    我端着照相机沿山坡跑上跑下，给新路海拍几张照片。忽然，有个穿短袖、着藏袍、打赤脚的长发汉子进入我的视野。他那模样，一看就是个藏地修苦行的瑜珈士。我不知他打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怕他一转身跑远了，赶紧冲过去把他拦下来。更嘎看到了我在向他招手，便过来为我当翻译。

    瑜伽士名叫多加，精悍有力，目光如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实际上已有五十五岁。他是在二十四岁那年跟拉加寺一位上师出家的，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里，很多出家人被迫还俗，他在那时出家，不谛是一大逆不道的行为，自然只能私下里偷偷跟上师学法修行。二年后，他尊师嘱来新路海的山洞里闭关。“文革”刚结束那年，他走出山洞，磕长头去拉萨，朝拜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圣地大寺院。回到德格后，他钻进新路海的山洞里继续闭关，至今已连续闭关二十二年，若加上“文革”中躲进山里的那几年，在他到目前为止的五十五岁生命路程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岩洞里度过的。去年，他听说政府部门要把新路海开辟成一个旅游区，于是有了个想法，想在湖边建一座功德塔，以利益众生，这样，他有时才到外面走走，为建塔化一点缘，等这座塔建成，他仍要一心一意地回山洞里去继续闭关。

    我问多加，他在闭关中主要修什么法门。他答道，几十年中修过多种教派的多种法门，但修持最多、也最有效的，是观修萨迦派的金刚亥母。我问他，闭关中吃什么，穿什么，日子是怎样过的。他说，吃麽，就吃糌粑，通常一天吃一顿，在修一个特殊的法门时，他曾七天只吃一顿，那次修了七七四十九天，一共吃了七顿。穿麽，一年四季就穿身上这点衣服，夏天也不少穿，冬天也不多穿。一年四季打赤脚，已习惯了。修过札龙，对，很管用，冬天不感觉冷。有一年冬天，他不小心踩碎冰块，掉进湖里，嘴巴以下全被冰水淹没，爬不上来，在冰水里浸了三个半小时，一个放牛的经过看见，将他拖了上来，他的衣服全部冻住，冻得嘣嘣硬，但他仍然活着，身体也没冻坏。

    当我跟多加谈起格拉·昂旺丹真上师时，他对格拉·昂旺丹真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意。他认为格拉上师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修持上有真见地，而且持戒严谨，从不违反任何一条戒律，这在今天很不容易。他说，格拉·昂旺丹真上师的慈悲心也是无与论比的，你看他修复了那么多庙子、经堂和塔子，为人民消除灾难，而他自己在生活上是那么俭朴，对群众捐给他的钱，一分也不乱用。可以说，在今日藏地，他最崇敬的就是格拉上师了。

    我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把纸币，供养给多加，这点钱对他要建的塔固然微不足道，我是籍此表达自己对一个长年岩洞苦修者的敬意。

[image: image7.jpg]


县委书记话德格

    从尼玛措家里出来，我看时间还不算晚，便问土登格勒，你认识县委书记的家吗？

    认识。他说。从这儿过去不远。

    我请他带我去拜访这位德格县的一把手。

    县委书记住在新盖的楼房里，象内地那种一梯两户的新公房，在当地，这属于寥寥可数的新式楼房了，但按内地城市的眼光看，这种水泥楼板的新公房，那里及得上独门独户宽宽敞敞的木头房呀，木头房，在当今时代不是叫作回归自然嘛。看来，不管什么地方都是物以稀为贵啊。新公房最高四楼，一把手的家安在最高层。

    县委书记名叫柯洛阿抽，四十多岁，国字脸，相貌端正，虽在家里，系在白衬衫上的红领带也没解下来。听土登格勒说，这位县委书记以前当过医院里的医生，懂藏医，后提拔为卫生局长，再提升为县委书记。听说县委书记懂藏医，我觉得这不坏，历来传统医学都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对我们这几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柯洛阿抽一点也没责怪我们的唐突，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用茶杯给我们泡了茶。

    自报家门后，我请县委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德格县的基本情况。

    德格这个地方，是藏民族文化中心，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四川省十大牧区之一，甘孜州第二大牧区县。县委书记不假思索，就说开了。全县面积11955平方公里，共有26个乡镇，6万4千人口。有天然草场915万亩，各类牲畜存栏52万头，有耕地9万亩，粮食常年产量800余万公斤，人均占有140公斤。去年工农业总产值8千余万元，其中农业占93%，工业占7%，农业总产值中牧业产值占四分之三。

    根据德格的特点，我们提出了“以文化搭台，迎四方来客”的口号。德格最大的特色，就是体现在德格的民风民俗和藏文化上。因此，从我们县委的角度，德格要发展，就要以文养县，把我们的文化资源用好。据此，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四大”要求：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优势大开放，对外大开放。在优势大开放上面，第一个要开放的，就是民风民俗和藏民族文化。而宗教，藏传佛教，作为文化的一个范畴，正是德格藏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在德格，五大教派俱全，红黄花白黑都有，一共57座寺庙，相当可观。比较有名的，如萨迦派的更庆寺，以前是德格土司的一个家庙，相当典型，还有噶举派的八邦寺，宁玛派的竹庆寺，等等。

    刚才讲到，德格五大教派俱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第一个抓的是更庆寺，而更庆寺的重建，最主要靠的是阿吽格拉，他是县人大常委委员，又是州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常委，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大家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藏地高僧大德，我们藏语称为仁波切，我这个当书记的也称他仁波切。阿吽格拉不仅信教，对寺院的管理也抓得非常好，他按党的宗教政策和他高僧大德自身的本事，对许多事处理得非常扎实，所以我们对他相当尊敬，象对待老朋友一样。在今日德格五大教派中，象阿吽格拉这样典型的，还找不出第二个来……

    最后，这位县委书记对我说，你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采访德格萨迦派和阿吽喇嘛，这是跟德格的一个很好的缘份，我这个当书记的，代表德格，真诚地欢迎你们来。对更庆寺，我们也有一些打算，老的更庆寺“文革”中毁于一旦，现在的更庆寺是新建的，是逐步逐步修建起来的，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有不配套的地方，还有待进一步配套。

    书记说完后，从一大堆别人送他的哈达里，挑出两条又长又阔的白哈达，围在济古和我的脖子上。

空中师父说话了！

    时间过得真快，在德格逗留十多天了，因济古还要赶回汉地去上班，我们决定往回走。我打算陪济古一起过雀儿山，到甘孜，或到别的哪个交通要道口，把他送上返程的长途车，而后，我跟无念师和闻喜师到一僻静处闭关去。

    早上，无念师告诉我们，昨夜她得一梦，唐东杰布和阿旺穷佩两位师父都来了，而且都开口说话了！

    快说说，您的空中师父说了点啥？

    唐东杰布师父对我说，萨迦派的长寿法，已有五六百年未传，要我在三年之内传到汉地去，凡是修这个法的人，可以自救，还可救人……阿旺穷佩师父告诉我，佛菩萨赠给我的水晶舍利，可以救人，凡有缘得到水晶舍利者，可以保证不堕三恶道，具上根者，当世就可往生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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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好啰！我们这趟跟师父您一起来藏地，有幸得到您送给我们的水晶舍利，这因缘真是太好太好啰！

    好是好，不过，我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无念师父朝我们仨人一一看了一眼说。你们也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要知道，得到水晶舍利，这是结上了一个殊胜的法缘，可以保证你不堕三恶道，但能不能当世有所成就，还要靠你自己契而不舍的修持啊！

    临近中午，更嘎来接我们去土登格勒家里吃午饭，也算是为我们饯行吧。更嘎说，你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德格了，格拉·昂旺丹真上师很舍不得你们走，他决定再为你们灌个文殊智慧顶，可帮你们开启智慧，修长寿法更易得到成就。当他听说无念师昨夜的梦境后，沉思半晌说：“记得以前我听格拉·昂旺丹真上师说过，过去西藏曾发生过很大的灾害，灾后瘟疫流行，唐东杰布上师以长寿法救治了很多人……”

    土登格勒请他能干的妹妹做了馒头和包子来款待我们，自然，还有新鲜的糌粑和酥油茶，一大袋白糖放木案上，自己抓。

    吃过午饭，休息了会儿，更嘎把我们带进格拉上师的房间，为我们灌文殊智慧顶。据佛经记载，文殊菩萨为众菩萨之首，独称如来法王之子，常与普贤菩萨作为一对侍于释迦如来之左侧，手执宝剑，代表智慧之利剑，顶结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骑坐狮子身上，以表智慧之威猛。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名列首位的“金五台”，即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被萨迦派奉为最重要本尊的大威德，亦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八思巴曾赴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并在那里写下了《五台山颂》、《文殊菩萨五台山赞颂----珍宝之蔓》等数十篇优美的诗文。

    灌顶完成后，格拉·昂旺丹真上师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几位到德格来，跟萨迦派结下了很好的因缘，我打心里感到高兴。欢迎你们明年有机会再来，多呆一段时候，我愿意把更多萨迦派的殊胜法门传授给你们。

    他接着派人去更庆寺取来该寺院的信笺纸和公章，起草了一份给无念师的授权书，授权这位“智慧超凡，得萨迦派长寿佛法心传”的比丘尼可代他在汉地传授长寿佛法。更嘎把这份授权书的内容翻译成了汉语，并在藏、汉文授权书上都盖上了更庆寺的公章和格拉·昂旺丹真上师的私章。

    我对格拉上师说，等我回汉地后，想把这一趟德格之行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喜悦和收获，文章题目，初步想了想，就叫《德格萨迦殊胜缘》吧，乘现在这个机会，请上师用藏文为这篇文章的题目题几个字，可好？格拉上师很愉快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

    临别之际，格拉上师送给我们每人一件纪念品。我得到的是一幅原先挂在上师屋子里的绿度母唐卡像，从唐卡的色泽来看，它挂在上师屋里有不少年头了吧。我难以掂估这幅唐卡的价值和它深厚的加持力，我更难以表达此时此地发自内心的对格拉上师、对德格萨迦派的崇敬与感激之心……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长途汽车离开了德格。翻越雀儿山时，山顶上的积雪已有半尺多深，司机跳下车，将防滑铁链拴在轮胎上，而后驾车在冰雪山路上小心翼翼地驶行。一阵山风扑来，雪片拍打在车窗上，嚓嚓作响，冷风从车窗缝隙里狠狠地钻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你的脸上。我忽然想起在新路海遇见的那位岩洞闭关二十几年的瑜珈士，此刻，他仍然赤脚穿着那件短袖藏僧袍吧，一年又一年，他就赤脚穿那么点衣服度过零下几十度严寒的高原冬季，他无疑已成为今日德格萨迦派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

                                          (写于二００一年二月)
